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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殖民集体激情中被遮蔽的身体

———对《蝴蝶君》男主角的具身伦理解读

梁　超　群

（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，上海，２００２４１）

　　摘　要：著名华裔美籍戏剧家黄哲伦的《蝴蝶君》在中国学界广受注目，这些评论绝大多数声称取
后殖民批评的角度，但其实却可说无一例外地背叛了后殖民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———身体，使得这里

的所谓的后殖民批评等同于民族主义的反殖民批评。《蝴蝶君》实际上呈现了身体在文化冲突中的游

离性与离心力。因为这场文化冲突对身体这个中介与境域的严重依赖，“身受”冲突的“帝国主义者”法

国人高与他所“代表”的力量之间存在着既依存又背离的关系。在文化对抗产生的罅隙中，他的身体实

现了自体自根的快乐，引导他挣脱了帝国与权力的话语控制。

　　关键词：《蝴蝶君》；后殖民；身体

　　美籍华裔戏剧家黄哲伦（ＤａｖｉｄＨｅｎｒｙＨｗａｎｇ）的百老汇获奖（托尼奖）作品《蝴蝶君》（Ｍ．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，
１９８８）在中国学者中所引起的关注是空前的①，但对它的解读却存在着惊人的同一性，绝大多数论文作
者都采用了后殖民批评的视角，这个“框架”以外的著述则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而这些所谓的“后殖

民批评”却存在颇多可疑之处。

《蝴蝶君》本来是一个关于身体的故事，一个东方的女子以身子与智慧诱惑并解放了一个西方男子

的身体，俘虏、拯救、解放了这个男子的意识，但故事到后来突然急转直下：一个标准的男性身子从“女”

主人公的衣服下面“蝶化”而出。于是这个故事“升华”为一个后殖民文化（意识）的故事，在 “女”主人

公众多娘家人（中国本土学者）的笔下，这个故事的“反殖民”主题被放大，而故事中的“身体”却被遮

蔽。长期以来，意识哲学对身体的驱巫围剿流毒深广，《蝴蝶君》的许多评论者虽然高举着后殖民批评

大旗，却让身体空壳化的行为就是这种流毒的表现之一，它背离了后殖民批评的解构主义实质。

据２０１１年对“人大报刊复印资料”的搜索，得到与“蝴蝶君”有关的１５条回馈；其中有４篇文章对
《蝴蝶君》一剧有主题解读。张龙海的解读②、王岳川引述的台湾学者张小虹的解读③，所取的都是后殖

民批评的角度，都将性别关系作为殖民关系的隐喻。这种解读最清晰的表述出现在与黄哲伦长期保持

职业交往的旅美戏剧学教授费春放的“美国戏剧的民族叙事”④中：

萨义德的理论被极其形象地展现在了舞台上：西方人总爱把自己看成雄性的强者，而把东方

人看成雌性的弱者，其实他们是把自己的想象强加在东方人的身上。

孙惠柱先生在“西方人的《蝴蝶夫人》情结”（２００４）也认为：“《蝴蝶君》用生动的形象为赛义德的理论做

４０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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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号称美国二十世纪第一剧的《欲望号街车》作为关键词输入“中国学术期刊／优秀博硕士论文”数据库后得到的反馈结果为
２０９条，而《蝴蝶君》为１３７条，考虑到前者在百老汇上演时间为１９４７年（比《蝴蝶君》早了５２年），而且它在文学史上之崇高地位已有定
评，以它为绝对高峰测量一下，我们可以感受到《蝴蝶君》在当今中国的热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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